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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人生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2/29 
 周四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2017/1/1
周日

菩提眷屬祝福禮 
（10：00 am）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冬季公演
（3：00 pm）

2017/1/5 
周四

佛陀成道紀念日
─臘八粥結緣

2017/1/6~8
周五~日

青年團冬令營

2017/1/7
周六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2017/1/8
周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洛杉磯慶祝法寶節讀書會
（1：30~4：30 pm）

耕心園

文與圖／智愚

心為良田

先生被調到漢堡時，兒子正是要進小學

的年齡。辦好入學手續後，我們接到通知

，要在開學的前一天晚上參加家長會。

班導師偉葛太太是一位中年婦人，看起

來很親切。那是一九八○年代，德國少子

化最嚴重的時期，西德政府為因應這個問

題，開放讓國外的德裔回歸，特別是東歐

共產國家的德裔家庭，因此班上各國人都

有。學校聲稱很幸運，這一年仍能招齊四

班，每班二十三人到二十五人。

家長們多是父母雙雙前來。漢娜的父親

是土耳其人，母親是德國白人，兩人離婚

了；土耳其父親又結交了一個白人女友，

母親則再嫁給一個黑人。關係錯綜複雜，

但四個大人對漢娜的愛絲毫未減，一起出

席家長會。已離婚的那一對仍互相親吻面

頰致意，各自的伴侶則有風度地握手示好

，毫無煙硝味。

偉葛太太先簡短致詞後，接下來便請每

家父母自我介紹。他們的介紹大概是這樣

的：「我姓施若德，這位女士是我的同居

人（他們有結婚的稱太太，沒結婚的稱同

居人，文雅一點的說法叫女友），我家有

三個孩子，亞歷斯、西門和媞娜，還有一

隻狗叫友翰，一隻烏龜叫小布（寵物也是

家庭的一分子）。很高興西門分在偉葛太

太的班，幸會。」

聽著其他家長一一自我介紹，我手心一

直冒汗，很怕出醜。終於輪到我們，沒想

到先生從口袋掏出一張小抄，好整以暇地

照著念：「我姓魏，你們就記住我是『痛

先生』（德文的『痛』發音如『魏』），

這位是痛太太，我們來自台灣，很高興兒

子能在史懷哲學校上學。」

原來先生先請祕書寫下講詞，照本宣讀

。想來大家都聽懂了，居然也贏得一陣掌

聲。

接著偉葛太太說明以後課程和活動如何

進行。最後她強調，「如果你們的孩子功

課跟不上，千萬不要幫忙，請交給學校處

理。」

天啊，這是什麼道理？孩子程度不好，

我們不是要在家裡加強惡補，好跟上別人

嗎？哪有任其落後的道理？一時之間我對

德國小花班 有課輔不惡補
文／黃珠芬

德國的教育理念百思不解。

開學後，兒子有時下課後要多留半個小

時，由偉葛太太單獨教他德文。其他落後

的孩子必要時也會被留下，加強輔導。這

樣的課後輔導，偉葛太太稱之為「小花班

」，因為課表上，在德文、數學、音樂等

課程之外，畫上一朵小花的就是課後輔導

。德國家長都相信老師的專業，回家也不

逼迫孩子。在偉葛太太耐心的教導下，兒

子約莫半年後德文已能跟上，就從小花班

畢業了。

德國小學階段就是讓孩子快樂成長，從

遊戲中學習。因此小學只上半天課，功課

大概五分鐘就可寫完，也沒有人會在入學

在團體中要突出，
要出類拔萃，
除本身具有條件外，
還必須樹立良好
的工作形象。

記得當時年紀小

愛哭又愛笑
文／陳慧文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唯我獨尊

前先補習，全班同步學習，毫無壓力。下

午的時間，老師會鼓勵大家互相邀約同學

到家裡玩，我們雖然語言不通，也同樣受

到邀請。德國媽媽多是家庭主婦，如果有

上班也是選擇較有彈性的工作，或在家工

作，絕無自己朝九晚五，把孩子交給安親

班的。

這種迥然不同的教育理念，給從台灣來

的我極度腦力激盪！德國學校不問家長背

景，公平地給這些年幼的孩子教育機會；

反對揠苗助長，讓這些幼苗在自然有機的

環境中逐漸茁壯成一棵樹。一個簡單的課

後輔導，得以使孩子不失去自信，「小花

班」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發心寫了一部

《釋迦牟尼佛傳》，讓大家對佛教的教

主佛陀能可以多一些認識，當然我就找

一些參考書，了解佛陀一生的事蹟。

在一開始，我就遇到一些困難，譬如

摩耶夫人從右脅生下了悉達多太子，人

間會有這個道理嗎？摩耶夫人右脅的傷

口，誰來替他復原呢？太子出生後，就

能行走七步，步步蓮花，又有九龍吐水

，沐浴其身……。剛生下來的嬰孩，馬

上就能行走自如嗎？醫學上好像不能成

立；龍在哪裡？我也沒有看過。

不過，世間上的名人，像文天祥，因

為出生時天降祥瑞，所以叫文天祥。這

類的事蹟也很多，何況佛陀出生，百花

齊放，芳香撲鼻，一切順利，這都是很

當然的事情。

不過這當中，有一句話，佛陀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它真正的意思，應該是「天上天下，唯

佛最尊」。因為一切眾生本自具有尊貴的

佛性，和佛無二無別，佛陀發現了這個事

實，所以說「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三世

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

佛者」。

至於「唯我獨尊」，過去佛教裡有些

傲慢的比丘，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只

有自己最了不起」，還說這是佛說的，

陷佛陀於不義，我認為是不應該的。佛

陀是一位很自謙、很本分的覺者，他不

會那麼傲慢的說這句話。我就想問：誰

聽到佛陀這樣講呢？

所以現在人間佛教，我們要回歸佛陀

的本懷，把一些不當、不對，神化、迷

信，神鬼的佛教、迷信的佛教，跟人間

的佛陀要分開，人間佛陀他偉大的地方

，就是他的佛法。尤其佛經裡說：「自

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佛陀從不

標榜自己，反而鼓勵眾生要靠自己，因

為自己有佛性，自己能成佛，除了佛法

，其他都靠不住的。

我出家近八十年了，對佛陀其他的一

些事蹟，也因為寫《釋迦傳》的關係，

有更多一分的了解。我覺得現在的一些

人，不要再把迷信、神鬼的知見，求籤

、卜卦的外衣，都加到佛陀的身上，讓

佛陀負擔很重哦。

寺院中有一畝田長久沒有人去管理，自

然而然就成了雜草的天地。老和尚走到這

塊田地上，走過來，走過去，來來回回看

著荒田左思右想，如何改變這個情況呢？

有一天……

老和尚：「徒弟，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那

一塊雜草叢生的田地呢？」

徒弟：「師父，我看到了。」

老和尚：「從明天開始你去開闢成菜園

，這個菜園就取名『耕心園』。」

徒弟心裡想，菜園就是菜園，為什麼要

取名耕心園……為什麼？

徒弟：「師父！我不會種菜。」

老和尚：「你去過了嗎？到現場看了沒

？」

徒弟：「沒！」

老和尚：「你還沒有實際去做就說不會

，是你內心中拒絕，還是根本就不想學習

。」

徒弟：「師父──種菜很累的，我──

可不可以──不──不要去……」

老和尚：「原來你是不想去，你知道我

為什麼將『菜園』取名為『耕心園』嗎？」

徒弟：「不知道。」

老和尚：「所謂『心為良田，百世耕不

盡。』我們的心是一畝良田，如果好好耕

耘修行，就會收穫豐盛；反之，你荒廢它

，它便成了一塊雜草叢生沒有價值的田地

。耕耘心田的方法，就是時時注意起心動

念。有道是：『心思莫妄動，言語莫戲論

。』要讓心田不長無明草收獲般若果，就

得時時聽聞熏修聖法教，遍撒菩提道種，

引流法水灌溉。唯有直面挑戰，不畏困難

才能看見希望。如果一遇到事情就想要逃

避，就像一個學功夫的人『不鍛鍊，雖有

祕笈，亦無其用。』所以，做任何事必定

要抱持一個原則：『做事高水準，做人低

姿勢。』一切從日常作務中累積經驗，從

經驗中讓自己成長。」

課堂上，寫了一段板書，台下突然響起

一陣風鈴般的笑聲。回頭一看，是三個男

同學交頭接耳，不知在笑些什麼。我仔細

端詳了一遍板書，不解地望著他們，說：

「有寫錯字嗎？」他們波浪鼓般地搖頭，

低頭捧腹忍笑，看來是和課堂無關，屬於

他們之間才能意會的小小趣事。我正色道

：「專心上課了！」他們正襟危坐，勉強

收起笑意。我繼續上課，內心暗暗謝謝他

們的配合，若是我在他們這個年紀，一件

小事往往可以笑一節課。

我從小愛笑，媽媽常說我肚子裡有一隻

笑蟲，一笑就停不下來；同時也愛哭，一

哭就像壞掉的水龍頭般關不住。

上學以後，這種不看場合、無法控制的

哭笑常令老師頭大。直到高中仍學不會穩

重，有一次在課堂上與好友傳紙條，為了

當時覺得好笑、現在可能覺得無聊至極的

一句話，笑得前俯後仰，經老師糾正，仍

忍俊不住，逼得老師大喝一聲，而我卻唏

哩嘩啦地哭了起來，一哭就是好幾節課。

老師找我母親到校談話，說我不尊重老師

，母親卻很挺我，斷然道：「我女兒絕不

會不尊重老師，她只是愛哭愛笑而已。」

如今回想起來，這對母女還真是「問題學

生」加上「恐龍家長」，足令老師大搖其

頭啊！

直到二十幾歲，初執教鞭的我仍然愛哭

愛笑，課堂上想講個笑話給學生聽，還沒

講自己卻笑岔了氣；學生講句搞笑的話，

我笑得比全班同學還久，差點上不了課；

學生不聽話、頂嘴，我罵沒幾句便掉眼淚

、跑回辦公室，弄得學生們還得排隊到辦

公室向我道歉。

這樣不諳世事的我，終究也要經歷磨練

，二十多年來，帶了六屆學生，每一屆都

是有陽光、有風雨，漸漸地在我頭上增了

白髮、臉上添了皺紋，我的形象，漸漸從

和學生一起哭、一起笑的大姐姐，成了有

些代溝、有點囉嗦的老媽子了。

如今，不再有情緒化的大哭大笑，有的

只是會心的莞爾或淡淡的感傷。而內心那

個曾經年少、愛哭愛笑的我，仍帶著笑意

，在望著眼前這群年輕學子毫無心機、直

爽率真的無邊青春。


